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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 北京
報道】距今400多年前，在歐亞大陸
的東西兩端，英國的莎士比亞在《羅
密歐與朱麗葉》裡，中國的湯顯祖在
《牡丹亭》中，都發出了韶華易逝的
感歎。巧合的是這兩位戲劇大師均逝
於1616年。為紀念兩位大師，2016
年，全球範圍內的紀念演出及活動可
謂遍地開花。中英兩國將分別迎來兩
位大師逝世400周年的紀念活動季，
中方將在中英美等不同國家舉辦三大
系列紀念活動。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此前在倫敦金

融城市政廳發表重要演講時，談到了莎翁對
他青年時代的影響，並提議2016年中英兩國
可以共同紀念這兩位文學巨匠，以此推動兩
國人民交流、加深相互理解。
有專家提出，「莎學」興盛，「湯學」也

可以在國際上獲得應有的地位。但是，推動
莎翁與湯公的對話，需要政府及各界力量參
與其間。基於此，湯顯祖故鄉
江西撫州22日在北京宣佈，今
年將在國內以及英國、西班
牙、美國舉辦或參加系列活
動。其中，海外的紀念活動將
集中在4月舉行。
據江西省副省長殷美根介

紹，重點活動將包括：在莎士
比亞故鄉英國斯特拉福德鎮，
表演採茶戲《牡丹亭》片段以
及儺舞、手搖獅等撫州民間藝
術；創作湯顯祖和莎士比亞雕
塑分別放在兩人故居；在美國
舉辦美國硅谷各界紀念湯顯祖
研討會，籌建美國硅谷湯顯祖

紀念館。同時，2016年也是西班牙作家塞萬
提斯逝世400周年。因此，江西省將在西班
牙，同阿爾卡拉市簽訂友好城市協議。
在內地，鄉音版《臨川四夢》將在北京國

家大劇院等地排演，而在江西撫州，將舉辦
拜謁湯顯祖墓、大型民俗踩街、湯顯祖紀念
館新館開館、湯顯祖逝世400周年國際高峰
論壇、第三屆中國（撫州）湯顯祖藝術節、

撫州湯顯祖國際研究中心成立
等活動，並在全國發行湯顯祖
逝世400周年紀念幣和紀念郵
票。
另據江西省文化廳廳長池紅

介紹，江西省將在第六屆江西
藝術節暨第十屆「玉茗花」戲
劇節中設立「湯顯祖戲劇
獎」，並全面實施「湯顯
祖——江西戲曲傳承振興工
程」，推出戲曲劇目創作扶持
計劃、戲曲人才培養新星計
劃、戲曲演藝惠民計劃、戲曲
傳承保護薪傳計劃、戲曲宣傳
推廣普及計劃等五大項。

第四十四屆香港藝術節剛於上周曲
終人散。適逢莎士比亞逝世四百周
年，除了英國皇家莎士比亞的歷史長
河劇《亨利四世上》、《亨利四世
下》、《亨利五世》，以及鄧樹榮戲
劇工作室的穿越版《馬克白》(Mac-
beth)。其中同樣由經典化身劇場版
的，還有《簡愛》。
《簡愛》(Jane Eyre)改編自英國才
女夏洛蒂勃朗特寫於十九世紀的同名
小說，講述孤女Jane流離成長的一
生，藉此突顯十九世紀英國女性的種
種生存困境，最後並以女性自強、愛情大
團圓作結。由於香港演藝學院歌劇院的空
間限制，要處理《簡愛》這個相對恢宏的
故事，便得用上種種巧妙的劇場技法。劇
場版《簡愛》工整精準，在「說故事」過
程中，舞台上搭建的高台，每每是「規訓
之地」，如醫院、學校等等；現實生活的
情節如幹粗活，則在地面發生，使得社會
規訓與原生態，有類近於「上下隔床」
的並時呈現。每次Jane遷移如寄宿或離校
就業，均程式化地讓全劇演員在舞台中
央，陪同Jane「原地跑步」，意味她的
穿州過省。
劇場版《簡愛》的第一幕Jane出生的場

景中，醫護人員接生時高呼"she is a
girl"，眾人抱一團淺灰色布，象徵Jane
的呱呱墮地；淺灰色布張揚開來，套在女
演員身上便是Jane出場後的第一件衣服。
Jane所演繹的女性成長主軸，從第一場伊
始，所有衣服皆是由別人輪流替她套上；
直至畢業成年後，她才親自穿上衣服，有
女主人公的自我意識的成長。結局末
段，歷盡艱辛的Jane再與愛人在一起，結

婚生女。劇場版《簡愛》大膽改動了原著
中Jane生男孩的情節，改為生女孩。不但
讓高喊'she is a girl'的場景貫穿首尾、遙相
呼應，亦在在預示女性命運的循環(抑或
有所逆轉)，饒有深意。
至於本屆香港藝術節最大的驚喜，更是

在香港大學陸佑堂舉行的德國柏林電台合
唱團（Rundfunkchor Berlin）的《人之安
魂曲》。沒有宗教信仰、吃粵語流行曲奶
水長大的我，理應對聖詩類的音樂表演形
式相當無感，卻從沒想過人聲合唱團的展
演，竟然可以是這樣的。
甫進入香港大學陸佑堂，舞台階梯上已

有一個長方形、鋪上白米的聖槽或祭壇，
禮堂舞台上也備幾具韆鞦。觀眾進場前
老早便被安排脫去鞋子，場內並無觀眾
席，大家隨意走動或席地而坐。正在好奇
東張西望之際，幾十位「聲音演員」就在
我們身旁遊走，穿亦跟觀眾無異。第一
首樂曲〈哀慟的人有福了〉美聲一唱便如
同天籟，四五十位歌者便如人肉環迴立體
聲，隨時在身前身後前畔響起，偶然四目
交接，刺激又溫暖。第二首樂曲〈因為凡

有血氣的，盡都如草〉，女高音由其
他團員抬到聖槽/祭壇上躺。「沉
睡」中，團員圍繞女高音肉身繼續
高唱，部分歌者更走上舞台盪韆鞦唱
下去，所謂和諧美好，由聽覺、視覺
這些感官啟動了想像力，突然「天堂
仙境般的畫面」用聲音築構起來了!
「沉睡」的女高音在第五首樂曲中
翩然離去，彷彿超越肉身的性靈飛
升。第六首樂曲〈在這裡我們本沒有
常存的城〉，男中音高唱後，舞台赫
然出現一群合唱團小朋友，童音唱

聖頌，新的生命生生不息。中後段合唱團
團員合力搬動鋼琴，觀眾便坐在團員鋪上
的白布上，並接過團員遞上的墊子，觀眾
便如野餐般把視線從舞台轉向禮堂中心，
圍坐鋼琴周圍。合唱團團員依舊穿梭於地
面，忽左忽右、後發先至，全在倏忽之
間。最後全場燈滅，萬籟俱寂，完全歸
零，想像無限。謝幕時，觀眾夾道鼓掌歡
送團員。謝幕後，我們又與合唱團團員一
同離場，走在地鐵走道上，整件事非常
「人」，觀眾所見的都是「溫暖的臉
龐」，表演者與觀賞的區隔彷彿已然不存
在。
整個《人之安魂曲》的觀賞經驗所重拾
的「人」的感覺，已超越過往所有正襟危
坐的表演藝術。然而，《人之安魂曲》的
表演性、劇場化依然是非常強烈且經過精
心設置的。表演者與觀賞者之間的邊界不
斷在流動，或是台上台下，或是中心邊
緣，或是十面埋伏點點滴滴散落四周。與
其說《人之安魂曲》是一場人聲合唱團的
表演，倒不如說是一次流動音樂劇場，成
就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心靈悸動。

文：梁偉詩
本欄由本地知名評論人聞一浩與梁偉詩輪流執筆，帶來關於舞台的熱辣酷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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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湯顯祖逝世400周年
系列活動將「湯學」推向世界

閑暇時，做做菜
曾宇謙和陳武康，都對吃情有獨鍾。訪問時

兩人大口大口地吞下菠蘿油，一邊還討論着之
前吃的火鍋與舊街上的小館子。閑暇時，兩人
都喜歡做與小提琴和舞蹈無關的事情，做菜就
是最好的選擇，於是就有了下面的對話。
曾：「如果有一兩個禮拜閑暇，我會想要去

做做菜。」
陳：「我的媽，為什麼做菜需要兩個禮

拜？」
曾：「如果只有一個禮拜，之後就有音樂會

的話，就要練習、準備，我就不想去買菜。煮
飯是很浪費時間的，光買和煮可能就要兩個小
時，吃只是二十分鐘，然後洗碗又要半個小
時。我要能夠放鬆，有時間可以浪費的時候才
能去幹。」
陳：「我要有兩到三天空下來才會想做飯，

主要是要善後，比如吃不完什麼的。」
曾：「而且我不喜歡食物的味道在手上，也

會弄到琴上。而且我很討厭收東西，有時可能
吃完兩天才收。」
陳：「我的媽呀！我的絕招是邊做邊收，菜

上桌時廚房也是整齊的。」
（記者忍不住插嘴：作為小提琴家，做菜時

會特別保護手指嗎？）
曾：（認真想了想）「對，如果不小心弄到

手，還是需要一段時間去復原。」
陳：「對，所以你要兩個禮拜。」
……
這麼認真的討論，為什麼讓人覺得有種莫名

的「萌」感呢？

曾宇謙曾宇謙 x 陳武康陳武康
早前早前，，香港小交響樂團香港小交響樂團（（小交小交））再次與再次與

舞蹈家伍宇烈舞蹈家伍宇烈（（YuriYuri））合作合作，，帶來帶來《《士兵的士兵的

故事故事》》升級版之升級版之《《小城大兵的故事小城大兵的故事》。》。音音

樂會請來小提琴新星曾宇謙擔任獨奏樂會請來小提琴新星曾宇謙擔任獨奏，，陳陳

武康武康、、劉傑仁劉傑仁、、陳敏兒與傳川光留四位舞陳敏兒與傳川光留四位舞

者重新演繹士兵與魔鬼之間的靈魂交易者重新演繹士兵與魔鬼之間的靈魂交易。。

同樣來自台灣的曾宇謙與陳武康在舞台同樣來自台灣的曾宇謙與陳武康在舞台

上首次相遇上首次相遇，，台下一起大啖香港街頭美台下一起大啖香港街頭美

食食，，交換小提琴家與舞蹈家的創作密碼交換小提琴家與舞蹈家的創作密碼。。

文文：：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尉瑋尉瑋

圖圖：：香港小交響樂團提供香港小交響樂團提供

「「士兵士兵」」與「「魔鬼魔鬼」」的對話的對話

■陳武康（左）與傳
川光留

■曾宇謙與香港小交

■■陳武康陳武康（（左左））與曾宇謙與曾宇謙 香港小交提供香港小交提供

■■《《人之安魂曲人之安魂曲》》©© Rundfunkchor Berlin /Rundfunkchor Berlin /
Matthias HeydeMatthias Heyde ■■紀念湯顯祖逝世紀念湯顯祖逝世400400周年發佈會北京舉行周年發佈會北京舉行。。

江鑫嫻江鑫嫻攝攝

■《臨川四夢》。
本報北京傳真

史達拉汶斯基的《士兵的故事》靈感來自俄羅斯的
民間故事《逃兵與惡魔》，講述歸鄉途中的士兵

受到誘惑，用自己心愛的小提琴與魔鬼作交易，有些
類似《浮士德》的故事。小交的整場音樂會都圍繞小
提琴與魔鬼的緣分這一主題展開，上半場樂隊與曾宇
謙合奏巴赫的《夏康舞曲》與柴可夫斯基的《D大調
小提琴協奏曲》，展現小提琴的魔力與獨奏者的出色
才華；下半場才上演《士兵的故事》，陳武康、劉傑
仁、陳敏兒與傳川光留四位舞者與小編制的樂團一
起，將士兵與魔鬼的爭鬥娓娓道來。
在本來的設計中，曾宇謙在下半場將登台與舞者們

互動。青春洋溢又有才華的他，帶那把1732年的
「卡斯特巴羅－塔里希奧」瓜爾奈利名琴，不正好與
故事中的年輕士兵遙相對望？可惜的是，當天他身體
抱恙，最終未能在下半場中登場，也就與扮演魔鬼與
說書人的陳武康在台上錯身而過。演出結束後，兩人
終於又有機會坐在一起，吃「邪惡」的菠蘿油，聊
聊小提琴家和舞者的二三事。

小提琴新星
來自台灣的曾宇謙是炙手可熱的小提琴新星，2015

年，剛滿20歲的他摘取了第15屆國際柴可夫斯基大賽
亞軍（冠軍從缺），又在新加坡國際小提琴比賽中奪
得冠軍。他5歲開始學琴，認為無論是小提琴還是跳
舞，最重要的是「自己的感覺，爸媽對你的支持，以
及他們並不強迫你往那個方向去」。回憶自己學琴的
過程，曾宇謙覺得很自然，沒有過於嚴厲的壓迫或是
勉強；而年紀輕輕的他思維嚴整有邏輯，言談之間更
展露出一種十分自覺的自律（除了不顧卡路里地追求
美食外）。
這次演奏的兩首曲子，《夏康舞曲》選自巴赫的《D
小調第二小提琴組曲》，表達了作曲家對於心愛妻子
離世的強烈情緒；柴可夫斯基的《D大調小提琴協奏
曲》則有一波三折的創作過程，其中的華彩段落令
人印象深刻。曾宇謙說，這兩首曲子對於小提琴演奏
者來說都並不陌生，是比賽時被選用的常見曲目，但
兩首曲子的色彩很不一樣。「《夏康舞曲》是所有巴

赫的無伴奏小提琴曲中最常被單獨拿出來演奏的，基
本上是每個小提琴家必備的曲目。這首曲子在教堂演
奏的話效果會非常好，可是在普通音樂廳演奏時，就
需要稍微更羅曼蒂克一些的詮釋。柴可夫斯基的一首
我個人覺得有浪漫又古典的味道，這首協奏曲本身不
算是非常高難度的曲子，但因為它很長，難的是要怎
麼把曲子的鋪陳做得很好。加上在第三樂章的時候有
幾次反覆，你要怎麼處理才不會讓人覺得每次都是一
樣的？要自己去設計。所以難在對於這個曲子的理解
和看法，技術上則不算是小提琴曲子中最難的幾
首。」
這次在拉奏《D大調小提琴協奏曲》時，剛完成第

一樂章，曾宇謙的手指卻受傷流血，之後忍痛完成
了演出。問起他這個意外，他看了眼陳武康，笑
說：「就有點像舞者的腳趾頭受傷後仍然要表演那樣
吧。」

異類般的「芭蕾舞男」
聽到曾宇謙的話，陳武康露出類似「我懂的」的微

妙表情，的確，對舞者來說，受傷大概是家常便飯。
學習芭蕾多年的他「跳壞了脊椎和膝蓋」，這些年開
始摸索太極拳，學習和自己的身體好好相處，磨掉了
動作棱角的同時，也發現關於舞蹈的另外一片天地。
在《士兵的故事》中，他扮演說書人與魔鬼，像讀

長詩般背出台詞的同時，還要串聯起整個演出，更要
在台上換裝。「很忙，哈哈。話真的有點多，一開始
很排斥，聲音、拍子、動作，怎麼都配不在一起，弄
了很久才覺得是合的。一開始Yuri說讓我先把台詞背
好，怎麼可能啊，誰要給你背啊，一開始都抓不到拍
子。」
出來的效果很有趣，比起之前演出版本中毛俊輝所

扮演的魔鬼，這個魔鬼更忙碌，更狡猾，也更令人迷
惑——舞者身影交錯，到底誰是魔鬼？
陳武康說，並不想在之前演出的版本中尋找靈感，

「不是很想看別人怎麼跳，他之前找的舞者都非常有
能力，比如黃磊、白井剛、邢亮，身體能力都是很好
的。我不一樣。」

有什麼不一樣？他「國中」才開始正兒八經地學
舞，身上沒有「童子功」，就算在同齡人中，也是如
異類般的「芭蕾舞男」。
「那時我11歲，我們學校老師說：要麼就打架，要

麼就讓他去學跳舞。」從小太愛動的他就這樣被媽媽
送進了芭蕾教室，結果一學，雖然只是看似枯燥的芭
蕾把式，他卻驚呼：「我的媽，怎麼那麼好玩！一輩
子沒有那麼專心過！」小時候他也學鋼琴，只是每天
練琴都很折磨，「到底要彈多久啊？」更要用獎勵利
誘才能甘心練習，學舞後卻完全倒過來，「媽媽要
說：如果你成績掉下來，我就不讓你學舞。」
進了芭蕾教室，他是唯一的男生，沒有「眾星拱

月」備受關懷之餘，還成為班上女生「欺負」的對
象。「經常帶的便當被藏起來，下課十分鐘回來，會
發現課桌椅全都不在了。」有一天還發現，自己的丁
字褲（芭蕾男舞者專用內衣）被釘在黑板上。直到有
一天……「我和B段班的人很好，就是那些壞學生。
有一次他們來找我，我們班女生全部衝到門口：『你
想幹嘛？你要找我們陳武康幹嘛？』」他這才發覺：
「她們可能喜歡我哦，只是『國中生』，不知道怎麼
去表達。」
一年後，他轉到男校，但繼續學舞蹈，又成為班上的

「唯一」。那時男生們會約去打架，教訓別班的人，
「打架約禮拜天，我說，禮拜天不行，我要跳芭蕾。他
們都叫起來。」可以想像一幫男生額頭上的「黑線」。
作為唯一一個學舞蹈的男生，他也忍不住和同學們介紹
舞蹈，結果惹得媽媽們打電話來教訓，「不要再向我們
小孩子灌輸這樣的想法。」那個時候，對一般家庭來
說，男生跳舞還是很「不健康」的。
陳武康卻一直跳，2001年跳到紐約加入艾略特．費

爾德成立的Ballet Tech舞團，後被升為獨舞員。2005
年，他又和友人聯合創立了全男班的驫舞劇場，作品
《速度》獲得2007年台新藝術獎首獎，2013年的《兩
男關係》又奪得德國庫爾特尤思編舞大獎冠軍及最受
觀眾歡迎獎。
現在的他，覺得舞蹈有很多種，舞台上有很多可

能。一邊跳一邊背台詞再加上換衣服，有何不可呢？


